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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家 “向东看”及其对华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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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涉及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语境中，“向东看”往往被用
以特指中东国家积极加强对华关系与交往合作的政策和实践。近年来，

随着中东格局演变重构，“向东看”已经成为中东国家对外交往的普遍选
择。由于中东国家在对华交往诉求和交往自主性上并非一致，其 “向东
看”的领域、途径、幅度实则不乏重要差异。当对华交往具有战略性诉
求和强自主性时，该国的对华政策和实践呈现为战略型 “向东看”，即把
对华关系与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构成和基本方略，通过机制化、体
系化的交往与合作途径，寻求加强同中国在各领域的全面战略合作。当
对华交往具有多元复合诉求和较强自主性时，该国的对华政策和实践呈
现为复合型 “向东看”，即着眼于提升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围绕相关具
体领域以机制化、多元化的交往与合作途径积极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协调
合作。而如果对华交往具有现实诉求但交往自主性不足，则该国的对华
政策和实践将呈现为务实型 “向东看”，即基于尽可能促进国家利益的务
实考量，通过在个别领域、事务和议题上的往来互动维持并尝试增进对
华合作。在正在采取 “向东看”的中东国家中，伊朗等４国表现为战略
型 “向东看”，沙特等１３国表现为复合型 “向东看”，以色列表现为务实
型 “向东看”，这为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类型学划分提供了经验层面的证
据。中东国家差异化的 “向东看”选择能够在双边、地区乃至国际层面
产生多样化的影响。当前，新一轮巴以冲突导致中东局势激荡升级，给
中东国家对华关系与政策选择带来多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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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家 “向东看”及其对华政策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自美国在中东转向 “战略收缩”（ｒｅ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以来，① 该地区原本由美国主
导的单极格局发生深刻演变，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极化态势。② 其他域外大国和中
东强国逐渐成为中东格局中新的力量极，在当地形成关键影响力。③ 在此背景下，

中东国家越来越注重加强同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双边关系和
交往合作，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利益。由于这些交往对象国全部地处中东以东，中
东国家的这类外交政策和举措被形象地称为 “向东看” （Ｌｏｏｋ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亦

即 ）。④ 当前，“向东看”已经成为中东国际政治中的突出现象和重要议

题，深受海内外关注。⑤ 然而不难发现，由于 “向东看”往往被用以笼统指代和描
述中东国家面向亚洲和欧洲多国的相关政策和实践，其指涉和意涵非常宽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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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外交部对于 “中东”及其域内国家的划分和界定，认为中东是指西起摩洛哥、东至伊朗的
广袤区域，区域内具体包括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以色列、伊朗、土耳其、沙特、科威
特、阿曼、巴林、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也门、摩洛哥、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南苏丹、苏
丹、毛里塔尼亚等２３个国家。

需要指出，“多极化”通常被用以指代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世界格局的走势和特征，即得益于两极
格局解体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增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分布更趋均衡，“极”的数量趋于增加，各国的
国际地位和权益在事实上更加平等。如果严格依照这一概念，它与当前中东格局的力量极趋于增加、地区权
力运行却仍有待平衡的实际情况尚存一定区别。因此，尽管海内外相关研究和分析惯用 “多极化”来指称当
前中东格局的演变态势，但 “一定程度的多极化”可能是更为准确的描述。关于 “多极化”的概念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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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富含差异性。若在使用时不加限定，很容易造成混淆和歧义。因此，深入分析
中东国家的 “向东看”政策和实践，首先需要廓清研究对象。
本文聚焦当前中东国家的对华政策选择，旨在系统审视并辨析中东国家面向

中国的 “向东看”政策和实践，探究其政策选择的异同和逻辑机理。中国目前已
成为中东国家 “向东看”的关键目标国，① 以至于海内外不乏将 “向东看”等同于
“向中国看”，并构造出了诸如 “向东转”、 “向东行”、 “向华看”等同义语。② 然
而，以 “向东看”一概而论当前中东国家积极的对华政策和举措，虽然凝练、生
动，但却忽略甚至掩盖了这些 “向东看”之间客观存在的诸多重要差异。正如有
研究指出，尽管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中东各国的 “向东看”在政策逻辑、内容、
实践以及影响上远非一致。③ 那么，作为当前中东国家对外交往的普遍选择，各国
的 “向东看”政策及实践具体存在哪些差异？导致其差异化的根本逻辑是什么？
这是本文旨在回答的问题。
为此，本文在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构建理论解析框架，辨析当前中

东国家 “向东看”的基本类型。进而结合中东国家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和限制条
件，探究导致其 “向东看”选择呈现差异的深层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伊
朗、沙特、以色列的 “向东看”政策和实践作为案例，对上述类型划分及其差异
化逻辑加以进一步实证和阐析。此外，本文还探讨了新一轮巴以冲突这一重大地
缘政治事件对于中东国家 “向东看”的复杂影响，以增进关于中东国家对华政策
选择的现实把握。

二、地区格局演变与中东国家的大国政策：既有研究述评

（一）当前中东格局的演变态势
学界就冷战结束以来中东格局的主要特征和演变态势存在共识。冷战结束后，

６５

①

②

③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ｏｆｆｍａｎ，“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Ａ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０２１，ｐｐ．８７－１０４；Ａｍａｎｅｙ　Ａ．Ｊａｍ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ｏｂｂｉｎｓ，“Ｗｈ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ｔａｌ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ｓ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１０１，Ｎｏ．２，Ｍａｒｃｈ／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ｐｐ．２２－２９；Ｅｒｉｎ　Ｈａｌｅ，“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Ａｐｒｉｌ　２５，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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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形成了以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的 “轴辐式”联盟体系为基础的单极地区格
局，① 美国在其中居于绝对主导，能够直接对中东事务施加强力影响。美国的中东
盟友们本身大多是地区强国，并且能够在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不同程度地得
到美国支持，就地区事务拥有一定影响力。除伊朗外，其他中东国家则更多居于
边缘和从属地位，影响力比较有限。②

当前，这一格局正在经历演化重构，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极化态势。③ 具体
而言，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显著滑落，影响地区事务的目标、方式和力度都已发
生变化，不过相较其他国家仍然具有影响力优势。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其他域
外大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相对上升，表现更为积极，并愈发与部分中东热点议题的
前景走势息息相关。大多数中东强国的战略自主都有所增强，也更具 “中东主人
翁”意识，影响地区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双双提升。④ 不过，由于美国对于从中东战
略收缩表现出目标模糊性和态度反复性，特别是随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愈
发寻求巩固并战略性地运用其在中东的影响力，致使中东格局的前景走势呈现不
确定性。⑤ 同时，美国抱持冷战思维，极力在中东构建排他性 “小多边”机制，并
连同印度等其他域外大国积极将大国竞争因素引入中东，导致中东格局的演变轨
迹凸显复杂性。⑥

在此基础上，地区格局演变重构正在对中东国际政治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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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了双边、地区以及国际各个层次。① 其中，与本文研究直接相关的影响在
于，中东格局演变重构凸显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且与域外大国在全球和中东
影响力的消长息息相关，这使得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大国政策更
趋灵活务实，纷纷选择以 “向东看”来谋取现实收益、巩固战略自主、拓展政
策空间，以求在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变革的过程中更好地维护和促进本国
利益。②

（二）中东国家的大国政策选择
中东格局的结构和状态同中东国家与域外大国的联系和互动息息相关，因此，

中东国家的大国政策是中东国际政治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③

一方面，学界围绕政策内容和影响因素，着重考察了当前中东国家面向美国、

中国、俄罗斯的大国政策。就对美政策，研究指出，虽然美国近年来强调要从中
东 “战略收缩”，但由于其中东政策 “拉一派、打一派”的根本逻辑并未改变，并
且愈发寻求使中东国家和地区事务策应、服务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其中东政
策模糊性和张力凸显。④ 这使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对美政策和实践都呈现出更强的灵
活性和自主性，以尽可能争取自身利益，并竭力避免成为美国大国竞争的棋子。⑤

就对俄政策，研究发现，战略利益、安全诉求和国际能源合作是促使伊朗、以色
列以及部分海湾富油国近年来与俄罗斯走近的主要因素，⑥ 而俄乌冲突及其次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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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则使这些国家在对俄政策上既有延续又不乏变化。① 就对华政策，学界着重以
“向东看”作为切口，多维度剖析中东国家的对华政策和实践，其中不少研究都
注意到，尽管中东国家在对 “向东看”的积极认知以及相关政策和实践上有相
似性，但这些 “向东看”在内容、实践、考量以及现实影响等方面都不乏重要
差异。②

另一方面，学界聚焦中东国家大国政策的动机、策略和实践模式，致力于把
握其政策逻辑。其中，中等国家外交研究着眼于外交范式，以利基外交、积极外
交、中间地带等构建解析框架，发现中东强国的大国政策和实践普遍高度吻合中
等国家的 “功能性”行为逻辑，即根据自身一定但又明显有限的国家实力，灵活
运用追随、对冲、制衡或者混合策略，来保持对于关键领域和议题的重要影响
力。③ 联盟理论研究指出，个别域外大国在中东拥有突出影响力，并且同中东国家
广泛互动，使得中东国家特别是土耳其、以色列、沙特等地区强国非常重视运用
联盟外交来推动实现政策目标。④ 因此，诸如弱链式联盟、功能性联盟、准联盟、

隐性联盟等各类联盟成为中东国家彼此间以及同域外大国进行联系与合作的重要

方式。这些联盟都富含务实色彩和强功能性，但在结构、运行模式、效率方面不
尽相同。⑤ 代理人理论研究采用 “委托—代理”解析视角，主要运用 “域外国委
托—域内国代理”和 “国家委托—非国家行为体代理”两种代理模式来分析中东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刘中民：《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 《外交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１期，第１３３
页；唐志超：《外溢与冲突：乌克兰危机升级对中东的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５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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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刚：《论２１世纪中国对中东国家
的伙伴外交》，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７期，第１１７—１２４页。Ｓｈｉｒｚａｄ　Ａｚａｄ，Ｌｏｏｋｉｎｇ　Ｅａｓｔ：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ａｌｉｇ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Ａｓｉａ，ｐｐ．１６－３６；Ｂａｈａｒｅｈ　Ｓａｚ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ｙａｍ　Ｇｏｕｄａｒｚｉ，“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ｈａｍａｄｉｎｅｊａｄ　ａｎｄ　Ｒｏｕｈａｎｉ　Ｌｏｏｋ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５，Ｎｏ．１，
２０２２，ｐｐ．１２７－１５５．

Ａｎｏｕｓｈｉｒａｖａｎ　Ｅｈｔｅｓｈａｍｉ，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１，Ｎｏ．４２，２０１４，ｐｐ．２４－４９；Ｅｍｅｌ　Ｐａｒｌａｒ　Ｄａｌ　ａｎｄ　Ａｌｉ　Ｍｕｒａｔ　Ｋｕｒｓｕｎ，“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ＭＩＫＴ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７１，Ｎｏ．４４，２０１６，ｐｐ．６０８－６２９；
Ａｄｈａｍ　Ｓａｏｕｌｉ　ｅｄ．，Ｕｎ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ｐｐ．３１－４８．

Ｃｏｌｉｎ　Ｓｈｉｎｄｌｅｒ　ｅｄ．，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ｅｒ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Ｉ．Ｂ．Ｔａｕｒｉｓ，２０１４，ｐｐ．６１－９１；Ｃｌｅｍｅｎｔｂ　Ｔｈｅｒｍｅ，“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７２，Ｎｏ．４，２０１８，ｐｐ．５４９－５６２；Ｄｉｄｅｍ　Ｂｕｈａｒｉ　Ｇｕｌｍｅｚ，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Ｔｕｒｋｅ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２６，Ｎｏ．４，２０２０，ｐｐ．４７５－４９２；Ｍａｙ　Ｄａｒｗｉｃｈ，“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２０１１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６，Ｎｏ．５，２０２１，ｐｐ．６３５－６５６．

孙德刚：《论 “准联盟”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５５—７９页；孙德刚、凌胜
利：《多元一体：中东地区的弱链式联盟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５８—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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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① 当中东国家作为域外大国的代理人时，虽然其往往会因受制于结构、

实力和利益而配合委托方要求，但也会积极尝试发挥自主性并进行讨价还价，尽
可能为自身争取更多收益。而当中东国家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委托方时，则重在
运用代理人来策应地区争霸，袭扰竞争势力，以及抵抗大国影响力。② 中东国家在
分饰委托方和代理人时大相径庭的政策目标和考量，再次折射出其大国政策的务
实底色。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既有研究表明，作为当前多数中东国家的对华政策方略，“向东看”本质上是

这些国家面对中东格局深刻演变，特别是中国在中东以及全球的影响力提升，基
于对冲逻辑而作出的大国政策选择，具有务实性、功能性特征，并受到包括自身
利益认知和现实考量、大国中东政策、国际和地区形势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

既有研究指出，由于在具体内容、实践特征、政策逻辑以及现实影响方面存在诸
多重要差异，对中东国家的 “向东看”不能一概而论。然而，这些 “向东看”政
策和实践都存在哪些异同？导致其差异化的根本逻辑是什么？可能产生怎样的影

响？学界探讨尚不充分。有鉴于此，本文将构建解析中东国家 “向东看”政策及
实践的理论框架，辨析当前中东国家 “向东看”的基本类型，探究导致其呈现差
异的深层逻辑，以增进关于中东国家对华政策选择的学理和现实把握。

三、中东国家 “向东看”：解析框架与类型辨析

（一）“向东看”的基本内涵与解析框架
“向某一方向看”这类表述实际上是对交往主体国大国政策的高度简化概括。③

在指涉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的种种语境中，“向东看”多被用以特指近年来中东国
家积极的对华政策。其基本内涵包括中东国家关于强化对华关系与合作的认知、

途径和具体举措，主要表现为中东国家对于同中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关系、深化交
往合作抱有积极认知，并通过多元化的交往合作途径和可识别的外交举措将其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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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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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翔：《霸权护持与美国的代理人战略》， 《当代亚太》，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３０—５８页。Ｒｏｎｅｎ　Ａ．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Ｇａｄｉ　Ｐ．Ｓｈａｍｉ，“Ｔｈｅ‘Ｐｒｏｘｙ　Ｗａ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Ｖｏｌ．１３，Ｎｏ．３，２０２２，ｐｐ．３８５－４０５；Ｉｒｅｎｅ　Ｃｏｓｔａｎｔｉｎｉ，“Ｓｐｏｎｓｏｒ－Ｐｒｏｘ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ｃｅｎｔｒ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ＮＡ　Ｒｅｇｉｏｎ”，Ｓｍａｌｌ　Ｗａｒ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２０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０９５９２３１８．２０２１．２０２５２８８．

刘中民：《地区大国代理人战略的差异性研究———以中东宗教政治组织的赞助—代理关系为例》，《国
际观察》，２０２２年第５期，第４８—８４页；文少彪：《美国中东代理人战争的复合化趋势》，《国际展望》，２０２３
年第５期，第１１８—１３９页。

不难发现，这样的简化描述由于缺乏清晰明确的内涵和界定，容易导致误读误判，尤其容易导致忽
略其所蕴含的对冲逻辑和务实考量。对于交往主体国而言，“向某个方向看”并非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例如，沙特、埃及、阿联酋、卡塔尔等近年来都被认为在积极 “向东看”，但它们同时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
要盟友，高度重视对美关系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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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实践。

具体而言，首先，“向东看”意味着作为交往主体国的中东国家对发展对华关
系具有积极认知，从本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略、主要领域、具体议题等不同层面
同中国加强双边关系和交往合作。在基本方略层面，交往主体国认为同中国的关
系与合作攸关自身关键利益，把强化对华关系与交往合作作为本国对外政策的一
项基本内容而予以战略性关注。在主要领域层面，交往主体国以本国对外政策所
涵盖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文化等具体领域作为对华交往重点，依托这些
领域内的对华往来和互动促进双边关系与合作。在具体议题层面，交往主体国的
对华交往进一步聚焦重点，主要通过在具体事务和议题上的积极互动来促进对华
关系与合作。其次，“向东看”还意味着交往主体国寻求同中国优化并拓展交往合
作的途径和渠道，加强机制建设，以促进双方往来合作，增益双边关系。再次，

更为直观地看，公开宣称或者被认为采取 “向东看”的中东国家近年都实施了以
下至少两项标志性的外交举措，即同中国建立或者升级伙伴关系、签署共建 “一
带一路”等合作文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或金砖合作机制，由此明确将其 “向东
看”选择付诸实践。①

以上述内涵为标准，２３个中东国家当中至少有１８个可以被明确视为正在采取
“向东看”政策或者实践，分别是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约旦、以色列、伊
朗、土耳其、沙特、科威特、阿曼、巴林、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南苏丹、苏丹。不过，虽然这些采取 “向东看”的国家都高度重视
对华关系并积极开展对华合作，但在具体的领域、途径和幅度上凸显差异，其
“向东看”政策和实践也因此在事实上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有鉴于此，本文便以中东国家增进对华关系与合作的领域、途径、幅度为基
础构建解析框架，用以系统考察并比较这些国家的 “向东看”政策和实践 （如
图－１）。这一框架由三部分组成，每部分又进一步操作化为具体的考察要素，以使
得这些中东国家增进对华关系与合作的领域、途径、幅度更加易于识别和分析，

并且能够进行国别比较。其中，在领域部分，将考察 “向东看”国家强化对华
关系与合作所聚焦的具体层面，同时还将考察这些国家加强对华合作所涉及领
域的范围。在途径部分，将考察 “向东看”国家是否拥有机制化的对华交往合
作途径和渠道，并考察这些途径和渠道之间是否相互联系、整合乃至形成体系。

在幅度部分，将主要考察 “向东看”国家在具体外交实践中对中国的协作和支
持力度。

１６

① 尽管这些举措都能够体现实施国正在积极加强对华关系与合作，但考虑到中东国家在客观上可能需
要以凸显务实的态度来应对当前地区格局走势的复杂和不确定性，为了更准确地识别和确认中东国家的政策
意图，本文选择秉持 “行动自洽、相互佐证”的判别标准，认为一国需要至少采取其中两项举措，才能被确
认为正在实施 “向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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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东国家 “向东看”的解析框架

（二）中东国家 “向东看”的类型辨析及其差异化逻辑
运用这一框架进行国别考察和比较可以发现，当前中东国家的 “向东看”政

策和实践具体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战略型、复合型和务实型 “向东看” （见
表－１）。战略型 “向东看”是指交往主体国把强化对华关系与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
重要构成和基本方略，通过机制化、成体系的交往与合作途径，寻求加强同中国
在各领域的全面战略合作。目前采取该类型 “向东看”的中东国家有伊朗、阿尔
及利亚、苏丹和叙利亚。复合型 “向东看”是指交往主体国着重在政治、经贸、

能源、科技、安全、国际和地区事务、文化等本国对外政策的具体领域，以丰富
的机制化途径积极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协调合作。目前，沙特、埃及、土耳其、阿
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约旦、巴勒斯坦、伊拉克、摩洛哥、南苏
丹等１３国都属于这一类型。务实型 “向东看”是指交往主体国在对华合作明显受
限的情况下，仍然围绕未受限制或者受限较少的领域、事务及议题，通过零散的
交往活动和合作项目来维持并尝试增进对华关系和交往合作，其相关政策与实践
凸显高度务实性。以色列是目前唯一采取务实型 “向东看”的中东国家。

表－１　当前中东国家 “向东看”的基本类型

战略型 “向东看” 复合型 “向东看” 务实型 “向东看”

对华合作聚焦层面 对外政策基本方略 对外政策主要领域 具体事务和议题

对华合作领域范围 各领域 多领域 有限领域

交往合作途径特点 机制化、体系化 机制化、多元化 议题化、零散化

外交协作支持力度 极高 高 较高

采取国家　　　　 伊朗等４国 沙特等１３国 以色列

由于增进对华关系与合作的幅度不同，战略型、复合型、务实型 “向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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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间呈排他关系，因此，任一中东国家在某一时段内的 “向东看”政策和实
践只能被划归为单一类型，而无法被同时划归为多个类型。此外，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因存在重要差异而细分为不同类型，但各类 “向东看”仍不乏基于前文所述
“向东看”基本内涵的相似之处。换言之，不论是采取战略型、复合型抑或务实型
“向东看”，都意味着该国就对华关系与合作抱有积极认知，并寻求依托丰富的交
往途径和举措同中国巩固双边关系、促进往来合作。
大国政策属于国家对外政策的具体构成。与对外政策相一致，大国政策是交

往主体国就政策目标和制约条件达至某种平衡的结果。① 更确切地说，其政策目标
即在于通过与交往对象国的积极关系和互动实现具体的交往诉求，从而促进与之
相关的国家利益。而交往主体国所面临的制约条件则限定了它的交往自主性，亦
即按照自身意愿制定和实施面向交往对象国的大国政策的能力。
由此，中东国家的 “向东看”之所以会区别为不同类型，究其根源，其实是

这些国家差异化的对华交往诉求和交往自主性使然。其中，对华交往诉求源自交
往主体国对于依靠积极的对华关系和互动来促进自身利益的认知和预期，其诉求
程度高低与这些诉求所涉及利益的重要性、迫切性、不可替代性和规模呈正相关
关系。对华交往自主性则受到交往主体国外部和内部相关制约因素的共同影响，
主要包括域外大国的中东政策、地区强国的区域政策以及中东国家自身的政治局
势、议程设置、政策考量等。交往主体国对华交往自主性的强弱与其所面临制约
因素的效果、数量、应对难易度呈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中东国家对华交往
的诉求程度和自主性强度共同决定了其所采取 “向东看”的具体类型 （见表－２）。
中东国家对华交往的诉求程度越高、自主性越强，该国的 “向东看”政策和实践
越趋近于战略型 “向东看”，反之则可能更近似于务实型 “向东看”。② 而如果该国
对华交往的诉求程度或者自主性强度发生显著变化，那么其 “向东看”的类型也
将相应改变，并且不排除会衍生出新的 “向东看”类型。

表－２　中东国家 “向东看”类型差异的内在逻辑

“向东看”的
中东国家

对华交往诉求程度

极高 高 较高

对华交往
自主性强度

强 战略型 “向东看”

较强 复合型 “向东看”

受限 务实型 “向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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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第２０５５页。
具体而言，采取战略型 “向东看”的中东国家其对华交往诉求源于自身安全和发展的战略需要，基

本能够按照自身意愿来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采取复合型 “向东看”的中东国家其对华交往诉求主要聚焦于
提高自身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在对华政策上受到一定制约。而采取务实型 “向东看”的中东国家其对华
交往诉求则更多在于追求经济收益，但在对华政策上面临突出制约。因此，如表－２所示，三者对华交往的诉
求程度和自主性强度都呈弱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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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不同类型 “向东看”所能够产生的现实影响兼具共性和差异。其共性主
要包括：在国家层面，由于各类型 “向东看”都需要交往主体国通过巩固强化对
华关系与合作来增进国家利益及其实现能力，因此不论是哪一种类型，都能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交往主体国加强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和交往合作，并且有助于交往主
体国实现相关特定政策目标。对中国而言，这些差异化的 “向东看”使中国中东
外交迎来更多机遇和空间，但同时也面临类型辨析、意图甄别、政策协调、防范
应对大国竞争等新课题乃至新挑战。在地区层面，包括地区强国在内的大多数中
东国家都在积极 “向东看”，这有助于中国中东政策的进一步实践，从而有益于中
东国家自主追求和平与发展、促进中东地区真正由乱入治。在国际层面，在大国
竞争博弈加剧的背景下，被视为新型 “中间地带”的中东国家的大国政策愈发凸
显战略意义，① 或将对国际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其重要差异则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现实影响。一是对于双边关系和交往合作的
影响。采取战略型 “向东看”表明，交往主体国对华交往诉求高企，这在客观上
有助于双边关系高位运行，也有利于中国在双方往来互动中把握主动。采取复合
型 “向东看”，意味着交往主体国同中国的交往合作广泛、深厚，这使得双边关系
发展富含利好因素，并为双方进一步加强协调合作创造积极条件。采取务实型
“向东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交往主体国与中国的互动合作和双边关系因所
受制约而彻底陷入消极状态，从而起到某种 “兜底”作用。但由于制约因素依然
存在，交往主体国对华关系与合作恐仍不乏挑战和不确定性。

二是对于中国中东外交实践效能的影响。出于差异化的对华交往诉求和交往
自主性，采取不同类型 “向东看”的中东国家就对华交往互动表现出明显的认知
及行为差异。相较而言，采取战略型和复合型 “向东看”的中东国家对中国形象
和政策的认知更为正面、态度更为积极，也更愿意同中国进行协调合作。② 而采取
务实型 “向东看”的中东国家则限于所面临的制约和压力，除了维护双边关系和
既有合作之外，同中国的积极外交互动比较有限。③

三是对交往主体国外部环境的影响。采取战略型 “向东看”有助于交往主体
国从对华关系和互动中获得关键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外部环境的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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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纲正：《新型 “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５期，第
５８—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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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高其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与塑造能力。① 采取复合型 “向东看”则使得交往主体

国能够运用同中国的关系和互动来对冲外部压力、加强战略自主，营造更加有利

的外部环境。采取务实型 “向东看”实则折射出交往主体国的大国政策面临棘手

挑战，意欲在愈发凸显竞争性的大国之间保持平衡。然而，这一 “走钢丝”的政

策思路未必有益于交往主体国同相关各大国的关系。② 可以预见，随着大国竞争博

弈加剧，交往主体国 “选边站队”的压力愈益高企，最终将导致上述平衡无法维

系。因此长期而言，务实型 “向东看”或将对交往主体国的外部环境造成复杂而

消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第一，当交往主体国对华交往具有战略性诉求并拥有强自主性时，

其 “向东看”政策和实践会呈现为战略型 “向东看”，即该国把强化对华关系与合

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构成和基本方略，通过机制化、体系化的交往与合作途径，

寻求同中国在各领域加强全面战略合作。对华交往具有战略性诉求，意味着同中

国的积极关系和互动关乎交往主体国能否维护关键乃至核心利益，对于该国极为

重要。拥有对华交往强自主性，则意味着交往主体国并没有受到难以规避的强力

制约，因而能够高度自主地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采取战略型 “向东看”有助于

交往主体国维护关键利益、应对外部挑战，有利于提升中国中东外交针对特定国

家和议题的实践效能。但需要指出的是，采取战略型 “向东看”相对也更容易推

高交往主体国的期待和预期，导致其对中国的相关政策及实践产生落差感。

第二，当交往主体国对华交往具有多元复合诉求并拥有较强自主性时，其
“向东看”政策和实践会呈现为复合型 “向东看”，即着眼于提升国家实力和国际

地位，围绕相关具体领域，以机制化、多元化的交往与合作途径积极加强同中国

的交流协调合作。多元复合诉求源自交往主体国推进自身发展和治理的具体需要，

涵括政治、经济、安全、国际与地区事务、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较高的对华

交往自主性，则意味着交往主体国能够较为有效地应对相关制约，比较自主地制

定和实施对华政策。采取复合型 “向东看”，有助于交往主体国提升国家实力、强

化战略自主，有利于提高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不过，由于复合型 “向东看”客

观上完全可以被用作对冲实践，因此交往主体国相关政策和举措的真实意图还有

待跟踪研判。

第三，当交往主体国对华交往具有现实诉求但交往自主性不足，那么该国的
“向东看”政策和实践将表现为务实型 “向东看”，即基于尽可能促进国家利益的

务实考量，通过在个别领域、事务和议题上的往来互动维持并尝试增进对华合作。

对华交往现实诉求源于交往主体国确信对华合作能够带来现实和预期收益。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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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诗尧：《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举措及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５期，第１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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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自主性不足则源于交往主体国所面临的种种制约，特别是利益认知分歧、关
键盟友干预等结构性制约不仅效果显著，而且难以在短时间内规避和克服。采取
务实型 “向东看”，使得交往主体国在受限情况下依然能够通过对华交往促进国家
利益，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对华关系与合作因所受制约而彻底陷入困境。

但由于所受制约仍旧存在，而且在竞争性大国之间维持平衡实则颇具挑战性和不
确定性，长期而言难以给交往主体国带来持续收益。

四、当前中东国家 “向东看”的差异化例证

在１８个正在实施 “向东看”的中东国家中，伊朗、沙特和以色列分别是采取
战略型、复合型、务实型 “向东看”的典型国家，类型化特征尤为突出。同时，

三国作为中东地区强国，其 “向东看”举措更能够在双边、地区乃至国际层面产
生重要影响，因而备受关注。有鉴于此，本文选取这三个国家作为研究案例，以
进一步实证并阐析中东国家 “向东看”的具体类型，分析其实践特点、政策逻辑
和重要影响。

（一）伊朗：战略型 “向东看”

在所有中东国家中，伊朗最早声明其外交政策遵循 “向东看”原则 （Ｎａｇａｈ　ｂｅ

Ｓｈａｒｇｈ，亦即 ），① 是采取战略型 “向东看”的典型国家。从维护

关键利益这一战略性需要出发，伊朗把深化对华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构成和
基本方略，并通过机制化、体系化的交往合作途径，强调与中国在各领域加强全
面战略合作。

伊朗采取战略型 “向东看”的主要表现包括：其一，明确把 “向东看”作为
对外政策基本原则，并以此指导对华政策和实践。进入２１世纪，伊朗的对外政策
逐渐摒弃了长期依循的 “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Ｎａ　Ｃｈａｒｇｈ　Ｎａ　Ｇｈａｒｂ，亦即

）原则，开始践行由阿里·拉里贾尼提出的 “向东看”

原则，即旨在通过倾斜性地加强同俄罗斯、中国、印度等 “东方国家”的关系与
合作，来应对西方国家长期制裁所造成的种种困难。② 随着美国对伊朗 “极限施
压”，施以 “长臂管辖”和严厉制裁，伊朗 “向东看”幅度明显增强。③ 在此背景
下，该国领导层确信同中国的积极合作能够有效缓解伊朗的困境和压力，极具战

６６

①

②

③

Ｐｉｅｒｒｅ　Ｐａｈｌａｖｉ，“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ｒａｎ＇ｓ‘Ｌｏｏｋ　Ｅａｓｔ’Ｐｏｌｉｃ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４，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ｒｇ．ａｕ／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ｏｕｔｌｏｏｋ／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ｒａｎｓ－ｌｏｏｋ－ｅａｓｔ－ｐｏｌｉｃｙ／．

Ｉｂｉｄ．
Ａｌｅｘ　Ｙａｃｏｕｂｉａｎ　ｅｔ　ａｌ．，“Ｉｒａ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Ａｕｇｕｓｔ　１，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ｉｒａｎｐｒｉｍｅｒ．ｕｓｉｐ．ｏｒｇ／ｂｌｏｇ／２０１９／ｓｅｐ／１１／ｉｒａｎ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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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意义，① 多次强调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最高决策。②

其二，近年来持续增强对华合作，与中国交往密切、互动频繁。两国于２０１６
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又于２０２３年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要继续深化发展双边
关系。在此背景下，双方各层级交往密切，积极联络交流。据统计，自２０１８年以
来，伊朗总统、外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等高级别官员已８次访华，两国
政府间通过会谈、电话、视频会议等形式的交流互动则超过７０次。③ 伊朗积极寻
求同中国在政治、安全和防务、经济和发展、教育和文化、国际和地区问题等各
领域深化合作，其中不乏关乎伊朗核心利益的项目和议题。④ 特别是两国于２０２１
年签署全面合作计划，并于次年启动该计划的落实工作，⑤ 推动双方合作在既有基
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
其三，对华交往合作的途径与平台呈现机制化、体系化特点，更趋丰富便利。

在双边层面，两国外长年度会晤机制对双方密切沟通具有战略意义。同时，围绕
具体合作领域，两国相关部门建立起经贸联委会、农业联委会、油气联委会、公
安内政安全联合工作组等工作机制，予以专门支持。在多边层面，包括共建 “一
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金砖国家等在内，两国交
流合作拥有丰富的框架和平台选择。⑥ 此外，针对伊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具体议
题，双方还拥有外长会议、高级别官员会谈会晤、特使 （特代）会议、非正式会
议等专门渠道用以开展交流和协调。⑦ 这些体系化的途径与机制为双方交流合作提
供了有力支持。
伊朗之所以表现为战略型 “向东看”，在于其对华交往具有战略性诉求并具备

强自主性。一方面，伊朗的战略性诉求在于通过积极的对华关系与交往合作促进
关键利益。其中，在经济领域，中国长期作为伊朗最大贸易伙伴，在其进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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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Ｂｅ　Ｖｅｒｙ　Ｆｒｕｉｔｆｕｌ　ｆｏｒ　Ｉｒａｎ”，Ｔｅｈｒａｎ　Ｔｉｍｅ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１，２０２３．
例如，相关表态可见于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ａ　Ｐｈｏｎｅ　Ｃａｌｌ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Ｔｅｈｒａ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ｅ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ｙ　２４，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ｅｎ．ｍｆａ．ｉｒ／
ｆｉｌｅｓ／Ｐｄｆ／０６３９３９２－ｎｅｗｓＥｘｐｏｒｔａ９７０ｅｂｆｅ２ｃ６９４７ａｃｂ２９５９２１８ｂｂ６６８ｃ５０．ｐｄｆ；《习近平会见伊朗总统莱希》，新华网，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０２３－０８／２４／ｃ＿１１２９８２１７４２．ｈｔｍ；《王毅同伊朗外长
阿卜杜拉希扬举行会谈》，新华网，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ｎ／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２－０１／１５／ｃ＿１１２８２６４７５１．
ｈｔｍ。

数据统计自外交部网站相关公开信息。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３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７１７２／１２０７＿
６７７１８４／２０１６０１／ｔ２０１６０１２３＿８００６９７８．ｓｈｔｍ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
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７１７２／１２０７＿
６７７１８４／２０２３０２／ｔ２０２３０２１６＿１１０２５８３６．ｓｈｔｍｌ。

《王毅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举行会谈》。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
整理自外交部网站相关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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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远超他国，中国还一度是伊朗唯一的海外投资者，① 事实上攸关伊朗经济的运
行状况。近年来，伊朗经济发展由于受美国制裁加码、新冠疫情等影响而陷入困
境 （见表－３），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更显得至关重要。正因如此， 《德黑兰时报》等
伊朗主流媒体甚至设有专门板块，逐月跟踪分析伊朗对华经贸状况。在伊核问题
上，事实表明，中国建设性地参与伊核问题相关谈判，对于伊朗维护正当合法权
益具有重要积极作用。②

表－３　近年来伊朗经济发展状况概览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国内生产总值 （亿美元） ４８６６．３　 ３３１６．８　 ２８３７．５　 ２３９７．４　 ３５９７．１　 ４１３４．９

进口总额 （亿美元） １０７１．０　 ９３４．３　 ７７３．８　 ５８４．６　 ７７４．６　 ６９４．５

出口总额 （亿美元） １１０６．４　 １００２．３　 ６６６．３　 ４６５．７　 ８２１．６　 ７６９．２

获得ＦＤＩ总额 （亿美元） ５０．２　 ２３．７　 １５．１　 １３．４　 １４．３　 １５．０

通货膨胀率 ８．０％ １８．０％ ３９．９％ ３０．６％ ４３．４％ ４３．５％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伊朗”国别数据，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ｒ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ｐ。

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坚持强硬政策路线，使伊朗在对华政策上拥有强自主
性。美国战略性地将伊朗定位为 “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和美国在中东利益的主要国
家”。③ 对伊朗而言，这一敌对性的战略定位虽然导致艰难的外部环境，不过也意
味着，相较于其他中东国家，伊朗更少面临来自地区秩序的体系性压力，也无惧
遭到诸如与美国非对称盟伴关系的裹挟，在内外政策上高度自主。而且，随着美
国近年来屡屡无视伊朗的积极信号而坚持强硬政策路线，双方关系的对抗性进一
步增强。④ 在此背景下，伊朗采取对美缓和路线的动力与意愿趋于下滑，其对外政
策特别是大国政策更加彰显自主性。正如中国前驻伊朗大使所指出，“中伊关系在

８６

①

②

③

④

《商务部：中国连续１０年成为伊朗最大贸易伙伴》，环球网，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ｓ：／／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４Ｂｊ４ＥＬＪＸｋｕ８；牛新春：《想象与真相：中国的中东政策》，《西亚非洲》，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第４５页。

参见 《习近平同伊朗总统莱希举行会谈》，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４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
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７１７２／ｘｇｘｗ＿６７７１７８／２０２３０２／ｔ２０２３０２１４＿１１０２４９５８．
ｓｈｔｍｌ；《王毅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
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７１７２／ｘｇｘｗ＿６７７１７８／２０２３０８／ｔ２０２３０８２０＿１１１２９２９６．
ｓｈｔｍｌ；《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会见伊朗副外长巴盖里》，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４年２月８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
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７１７２／ｘｇｘｗ＿６７７１７８／２０２４０２／ｔ２０２４０２０８＿１１２４３９５０．
ｓｈｔｍｌ；《中国代表呼吁各方推动恢复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新华网，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ｅｗｓ．
ｃｎ／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２－１２／２０／ｃ＿１１２９２２０７９６．ｈｔｍ。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２，２０２２，ｐ．４２；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ｎｕ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６，２０２３，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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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或多或少受到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但伴随国际局势嬗变，两国未来可以更
加 ‘放开手脚’地开展工作。”① 不过，虽然拥有强自主性，但伊朗 “向东看”仍
面临种种内外制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国一部分政治精英更倾向与西方国家
改善关系，对 “向东看”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不时给伊朗对华政策及实践 “泼
冷水”。②

从现实影响来看，采取战略型 “向东看”有助于伊朗缓解西方制裁的消极影
响，维护和促进关键利益，拓展外交空间，从而在获得可观收益的同时提高自身
的政策能力和外部环境适应性。③ 对于中国，伊朗的 “向东看”选择有助于中伊关
系高位运行，也有利于中国在双方交往互动中把握主动。以中国成功斡旋伊朗和
沙特这对 “中东夙敌”恢复外交关系为例，④ 伊朗采取战略型 “向东看”有利于提
升中国中东外交特别是在对伊、涉伊议题上的实践效能。但也要看到，采取战略
型 “向东看”客观上也提高了伊朗对于中国的期待和预期，甚至认为中国理应为
伊朗提供有力支持，这就导致双方的合作关系相对也更可能因为预期与现实之间
的差距而面临消极因素。⑤ 比如，伊朗特别召见中国大使，表达对中国同海合会国
家联合声明中关于大小通布和阿布穆萨岛内容的 “强烈不满”。⑥ 又如伊朗国内不
乏观点认为，与中国的全面合作计划将加剧两国本就 “不平衡的”双边关系，致
使伊朗难以获得相对收益。⑦

（二）沙特：复合型 “向东看”

沙特在采取复合型 “向东看”的中东国家中极具代表性，拥有丰富且突出的
类型化特征。概言之，沙特根据提升自身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所涉及的多元复合
需要，围绕相关领域，通过机制化、多元化的交往合作途径积极加强同中国的交
流协调合作。

沙特采取复合型 “向东看”的主要表现包括：其一，近年来积极发展对华关
系，同中国往来互动频繁密切。据统计，自２０１３年以来，沙特国王２次对华进行
国事访问，沙特王储兼首相３次访华，沙特外交大臣３次访华，与此同时，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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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伊 签 署 ２５年 全 面 合 作 协 议，怎 么 解 读？》，上 观 新 闻，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ｓ：／／ｗ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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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７，２０２３；“Ｉｒａｎ　Ｅｘ－Ｅｎｖｏｙ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ｉｅｗ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４，２０２２；“Ｃｈｉｎａ－Ｉｒａｎ　Ｄｅ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ｂｕｔ　Ｆａｃｅｓ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ｎｋ　Ｃｈｉｎａ，Ａｐｒｉｌ　２１，２０２１。

参见Ｄｉｎａ　Ｅｓｆａｎｄｉ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ｉａｎｅ　Ｔａｂａｔａｂａｉ，Ｔｒｉｐｌｅ　Ａｘｉｓ：Ｉｒａｎ＇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２０１８，ｐｐ．９６－１１８。

参见刘中民：《沙特、伊朗矛盾根深蒂固的历史经纬》，《世界知识》，２０２３年第５期，第１７—２０页。
Ｍｏｈｓｅｎ　Ｓｈａｒｉａｔｉ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ａｍｉｄｒｅｚａ　Ａｚｉｚｉ，“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ｍｉｄ　Ｈｏｐｅ　ａｎｄ　Ｆｅ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０，２０１９，ｐｐ．９８４－９９４．
“Ｉｒａｎ　Ｓｕｍｍｏｎ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ｏｙ　ｏｖｅｒ　Ｌａｎｄ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ＵＡＥ”，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２０２２．
“Ｅｘ－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ｒａｎ　Ｉｓ　Ｓｏ　Ｗｅａｋ，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ｇｎｏｒｅｓ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ｒ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Ｊｕｌｙ　１３，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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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还通过电话、视频会议等多种形式积极保持联络。① 在此基础上，两国于

２０１６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中沙关系越来越具有战略性

和全局性，并且希望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②２０２２年１２月，两国元首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强调要继续将中

沙关系置于各自对外关系中的优先位置，打造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

的典范。③

其二，对华合作覆盖众多领域。近年来，以推动 “２０３０愿景”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

亦即 ２０３０）与 “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为轴，沙特和中国的交往合作

不断拓展深化，涉及领域愈加广泛，包括政治，能源，经济、贸易和投资，应对

气候变化，发展战略对接，水资源和农业，通信和信息技术，交通和物流，工业

和采矿业，防务和安全，打击跨国犯罪，文化、教育和新闻，国际和地区问题。④

双方合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展现各自优势的能源和基建领域，标志性项目包括新

未来城 （ＮＥＯＭ）建设与技术支持、哈拉曼高铁建设、麦加轻轨建设与运营、拉

比格光伏电站建设、宝钢阿美合资工厂等，对于促进沙特经济转型与技术发展意

义重大。⑤ 此外，以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伊朗复交、中沙就新一轮巴以冲突协调努力

为例，⑥ 沙特愈发注重就所关切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同中国加强协调合作。

其三，拥有丰富的制度性途径进行对华交往与合作。在双边层面，两国的交

流协商机制主要 “集成”于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这一平台。该委员会下设政治

外交、贸易投资、安全合作等５个分委会，各自通过机制化的交流沟通为两国在

相关领域的往来合作提供指导和支持。⑦ 以贸易投资分委会最近一次会议为例，双

方表示要加紧完成中国—海合会自贸协定谈判，加强绿色低碳、基础设施、智慧

城市、汽车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合作，⑧ 由此明确了两国经贸往来下一步的方向和

重点。在多边层面，鉴于沙特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等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数据统计自外交部网站相关公开信息。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６８６０／１２０７＿
６７６８７２／２０１６０１／ｔ２０１６０１２０＿７９９６５２０．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６８６０／１２０７＿６７６８７２／２０２２１２／ｔ２０２２１２０９＿
１０９８８２５０．ｓｈｔｍｌ。

同上。
《中国与沙特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与 “２０３０愿景”对接实施方案》，中国一带一路网，２０２２

年１２月９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ｐ／２９５７９３．ｈｔｍｌ。Ｎｕｒｅｔｔｉｎ　Ａｋｃａｙ，“Ｂｅｙｏｎｄ　Ｏｉｌ：Ａ　Ｎｅｗ　Ｐｈ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２０２３．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访问沙特》，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 ２７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ｄｔ＿６７４８７９／ｓｊｘｗ＿６７４８８７／２０２３１０／ｔ２０２３１０２７＿１１１６９４３７．ｓｈｔｍｌ。

丁俊、朱琳：《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机制、成就与意义》，《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３期，第３０页。

《中国—沙特高级别联合委员会贸易投资分委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商务部网站，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ｘｗｆｂ／ｘｗｂｌｄｈｄ／２０２２０９／２０２２０９０３３５３３２０．ｓｈｔｍｌ。



中东国家 “向东看”及其对华政策选择

区域性国际组织中拥有巨大影响力，这些组织同中国的交往互动实际上使得中沙
两国的交流渠道更为丰富。同时，随着沙特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并受邀
加入金砖国家，双方交往合作的平台和途径更趋多元立体。

就其原因而言，沙特对华交往具有多元复合诉求，并且具备较强的交往自
主性，因此表现为复合型 “向东看”。一方面，对华交往的多元复合诉求源于沙
特为提升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所形成的现实需要。在政治领域，中国坚定支持
沙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内政不受干涉、关键利益免遭针对性袭击，对于
沙特具有重要意义。① 而当前，美国为使沙特配合甚至服务于其大国竞争战略不
时施加压力，② 致使沙特更需要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加强交往合作，以巩固
战略自主、维护国家利益。在经济领域，对华经济往来同沙特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中国自２０１３年起一直是沙特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双边贸易规模仍在扩展，同比
增长一度超过３０％。③ 在发展战略上，同中国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尤其是在基础设
施、产能、能源、数字技术、经贸投资等优势与急需领域加强合作，对于沙特实
现雄心勃勃的国家发展战略 “２０３０愿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④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沙特的战略自主性的显著提升，同大国交往的自主性
也明显增强。中东格局呈现多极化态势，特别是美国的中东影响力明显滑落，使
得沙特等大多数中东强国的战略自主显著提升，能够更为自如地制定和实施对外
政策。而且，在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和中东政策框架中，中东盟友尤其是地区强
国既是美国用以维持中东影响力优势、维护在当地利益的支点和杠杆，也是美国
为了竞赢大国竞争对手而需要重点争取的对象。⑤ 这使得沙特因富含战略价值而享
有更为开阔的对外政策空间。此外，伴随俄乌冲突持续、全球经济疲弱、传统能
源前景走强，沙特的能源禀赋和亮眼经济表现使其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大幅增强，

在对外政策和实践中更加自主、自信。得益于战略自主显著提升，沙特的大国交
往自主性明显走强，能够更加主动地同大国互动。

就现实影响而言，采取复合型 “向东看”有助于沙特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Ｘｉａｏｌｉｎ　Ｄｕａ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ｆｉ　Ａｌｄａｍｅｒ，“Ｔｈｅ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ｔ　ａ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Ａ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４，Ｎｏ．１，２０２２，ｐｐ．１１４－１２８．

Ａｒｃｈｉｅ　Ｂｌａｎｄ，“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　ＵＳ　Ｓｏ　Ａｎｇ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ｂｏｕｔ　Ｏｉ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ｕｔｓ？”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３，２０２２；Ｊｏｎ　Ｂ．Ａｌｔｅｒｍａｎ，“Ｗｈｙ　Ｄｉ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ｌｐ　Ｓａｕｄｉ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Ｒｅｓｕｍｅ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ｉｅｓ”，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ａｒｃｈ　１０，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ｓｉｓ．ｏｒ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ｈｙ－ｄｉｄ－ｃｈｉｎａ－ｈｅｌｐ－ｓａｕ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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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４年１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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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２３．

参见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４２；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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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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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战略自主，从而提升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① 对于中国，沙特的 “向东看”选
择有助于中国深化同沙特的双边关系与交往合作，增强中国在中东特别是阿拉伯
世界与海湾地区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为中国的中东政策和外交实践进一
步积累利好。但同时，正如有研究指出，为应对愈演愈烈的全球大国竞争，沙特
采取了可以被称作 “极端对冲”或者 “极端平衡”的外交策略———通过与竞争各
方都保持紧密合作，竭力避免选边站队，以求最大化地增进自身利益。② 而这意味
着，同某一大国加强关系与合作在客观上可以被沙特用于策略性目的，其相关的
政策与实践有待跟踪分析和具体研判。

（三）以色列：务实型 “向东看”

以色列同美国互为关键盟友，③ 其对华合作近年来愈发受到美国限制甚至阻
挠。在此背景下，为尽可能促进自身利益，以色列仍寻求通过在有限的领域、事
务和议题上的积极互动维持并尝试增进对华合作，成为目前唯一采取务实型 “向
东看”的中东国家。

以色列采取务实型 “向东看”的具体表现在于：其一，在面临美国施压设阻
的情况下，仍探求加强对华合作。美国将其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后，愈益
敏感于中东关键盟友、科技强国以色列同中国在科技研发、高新技术投资、大型
基建等领域的交往合作，频频向以色列施压，不仅告诫 “为避免美、以两国高新
技术 ‘被盗窃’，同中国合作要慎之又慎”，更直言 “如果以色列同美国合作，加
强针对中国的外资审查，两国关系前景将更加光明”。④ 面对种种限制和阻挠，以
色列仍继续发展对华关系，探索加强交往合作。中以两国于２０１７年建立创新全面
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以色列领导层多次表示，“致力于进一步促进以中关系发

２７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Ｍｅｒｓｓｉａ　Ｋｈｕｒｍａ，“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ｒａｂ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Ｗｉｌ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Ｊｕｎｅ
５，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ｌｓ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ａｒａｂ－ｈｅａｒｔｓ－ａｎｄ－ｍｉｎｄｓ；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ｉｎｇｈ，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Ｅｒａ：Ｗｈ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Ａｌｌｉｅｓ　Ａｒｅ　Ｆｌｉｒ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７，２０２２。

牛新春、李绍先：《乘势而上：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复交及其影响》，第５３页。Ｊｏｈｎ　Ｆｕｌｔｏｎ，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ｔ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Ｓｉｎｏ－Ｓａｕｄ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ｐ．１７．

自肯尼迪政府提出美以 “特殊关系”（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以来，美国一直视以色列为中东关键盟友，
是用以维护自身中东利益、干预地区事务的关键 “抓手”，并且强调确保以色列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项
长期的 “基石”（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而在以色列看来，由于自身存续有赖于大国提供关键保障，因此同美国维持
“特殊纽带”（ｓｐｅｃｉａｌ　ｂｏｎｄ）从而获得其坚定支持，是攸关以色列国家安危的根本战略利益。两国由此而在事
实上互为彼此的关键盟友。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ｓｒａｅ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ｉｓｒａｅｌ－２／；“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Ｂｅｎｎｙ　Ｇａｎｔｚ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ｐｒｉｌ　１１，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ｂｅｎｎｙ－ｇａｎｔｚ－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ｉｓｒａｅｌ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ｔ　ｔｈｅ　Ｋｎｅｓｓｅｔ”，Ｋｅｖｉｎ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Ｓｐｅａｋ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Ｍａｙ　１，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ｅａｋｅｒ．ｇｏｖ／ｓｐｅａｋｅｒ－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ｓ－ｒｅｍａｒｋｓ－ａｔ－ｔｈｅ－ｋｎｅｓｓ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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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坚信两国合作将继续深化”。①

其二，加强对华合作的领域有限、途径灵活，彰显务实色彩。目前，以色列
与中国主要在经济、科技、文化、卫生、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② 标志性合作项目
有海法新港建设、特拉维夫轻轨红线设计施工、克夫卡—哈亚邓抽水蓄能电站建
设、两国高校深度合作办学等。但由于不时遭到美国 “点名”施压，以色列对华
合作的领域及具体内容保持动态，根据情势相应增减。例如，拜登政府强调 “希
望以色列进一步抵制中国投资，以防双方合作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人权价值”，

以色列对此既明确予以积极回应，在高新技术、基建等领域进一步对中国投资加
以限制，同时又寻求对冲、弱化其不利影响，在经贸、文化、旅游等其他领域维

持并增进对华交往合作。③ 在合作途径上，以色列更倾向于通过由政府部门引导和
支持的企业自发自主活动来加强对华合作，富有灵活性。其中，以色列经济产业
部作为主要负责部门，既负责官方层面的沟通协调，又筹办并组织以色列企业在
华路演、洽谈等具体商业活动，是重要的统筹和组织者。④

就其原因而言，以色列对华交往表现为务实型 “向东看”，在于其拥有现实诉
求，但却面临突出的制约和阻碍。现实诉求主要在于追求经济利益。一则以色列
从对华经贸往来中获益颇丰，而且依然富含增长空间。据统计，自两国建交以来，

双边贸易规模以年均１６．６％的速率快速增长，且在近年继续大幅提升，２０２１年创

下３０．２％的增长峰值。目前，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以色列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２０２３年两国贸易额约２３４亿美元。⑤ 二则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双方合作能够各取
所需、实现双赢。例如，以色列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特色和优势吸引了华为、联想、

小米等企业赴以开设研发中心，设立创新基金和孵化器。这些商业活动既使得中
国企业获得创新增益，又给以色列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回报以及科技声誉和影响力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通电话》，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１７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７１９６／ｘｇｘｗ＿６７７２０２／２０２１１１／ｔ２０２１１１１７＿
１０４４９４４３．ｓｈｔｍｌ；《习近平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中以建交３０周年互致贺电，李克强同以色列总理本内特
互致贺电》，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４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
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７１９６／ｘｇｘｗ＿６７７２０２／２０２２０１／ｔ２０２２０１２４＿１０６３２４５５．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声明》，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１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７１９６／１２０７＿６７７２０８／２０１７０３／
ｔ２０１７０３２１＿８００７４６８．ｓｈｔｍｌ。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ｒｏｖｉｔｚ，“Ｕ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Ｉｓｒａｅｌ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ｅｃｈ　Ｓｅｃｔｏｒ”，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２０２２．

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的微信公众号非常活跃，每日推送以色列企业在华商讯。从它推送的信息可以
看出，该部门组织的路演活动行程密集、形式多样，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多数省份，而且还下沉到四、五线
城市。

数据整理自 《中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４年１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７１９６／ｓｂｇｘ＿６７７２００／。Ｇｉｕｌｉａ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Ｃｈｉｎａ－Ｉｓｒａｅｌ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ｄｅ－ｏｕｔｌｏｏｋ－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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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① 而中国出众的基建能力能够有效解决以色列因劳动力短缺而愈发高企的
基建成本，对该国经济社会建设形成有力的支持和促进。

美国施压则构成了以色列 “向东看”突出的制约和阻碍。以色列视美国为关
键盟友，坚信美国的支持对于确保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并将维护两国关系作为根

本战略利益。② 这样的战略认知使得美以 “特殊关系”呈现高度的结构性非对称：

美国稳居主导地位，而以色列则明显缺乏议价能力，自主性严重不足。正因此，

美国的意愿和态度事实上是影响以色列对外政策和实践的重要因素，能够产生突

出影响。如在俄乌冲突中，慑于美国的持续施压，以色列对冲突双方的态度由最
初的恪守中立逐步向乌克兰倾斜。③ 又如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尽管与美国频生龃

龉，但以色列仍尽可能在压缩行动规模、控制进攻强度、放行救援物资等具体事
项上，对美国的叮嘱和要求作出积极回应。④ 随着美国近年愈发警觉以色列对华合

作，屡屡以国家安全、美国利益、美以关系等为由向其施压，⑤ 以色列的对华交往
自主性明显受限。

就现实影响而言，采取务实型 “向东看”，使得以色列能够在面临强劲阻力的

情况下，继续保持并探索深化对华合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华交往乃至关
系遭美国因素过度干扰，尽可能维护自身利益。对于中国，以色列的 “向东看”

选择限制了中以合作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未必有益于双边关系的长期发展。

原因在于，这一选择本质上更侧重权宜考量———在美国认可的前提下与范围内，

以高度的逐利心理开展对华交往合作。正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坦言，“出于对
美国的庄严承诺，我在努力争取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投资的同时，就对华合作加以

严格限制。”⑥ 这样权宜化、功利化的政策逻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裹挟了以色列的

对华政策认知，也导致其相关政策和实践缺乏韧性，乐观预期难以持续。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伴随大国竞争博弈加剧，采取务实型 “向东看”实际

上折射出以色列长期依循追随美国以获得安全庇护和经济支持、与其他大国交好
以获得多元收益的大国政策框架愈发难以为继，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逐渐

上升。以色列高层对此心知肚明，直言 “由于世界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国更倾向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以科技合作将上新台阶———访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部长埃利·科亨》，新华网，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２
日，ｈｔｔｐ：／／ｍ．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９／１２／ｃ＿１１２１６４８４１１．ｈｔｍ。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Ｂｅｎｎｙ　Ｇａｎｔｚ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ｖａｈ　Ｌａｚａｒｏｆｆ，“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　Ｂｏｗｓ　ｔｏ　Ｕ．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ｏ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ｆｒｏｍ　Ｐｕｔｉｎ”，ＮＢＣ　Ｎｅｗｓ，Ｍａｒｃｈ　１，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ｂｃ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ｐｕｔｉｎ－ｕｋｒａｉｎｅ－ｉｓｒａｅｌ－ｒｕｓｓｉａ－ｉｒａｎ－ｕｓ－ｒｃｎａ７２７４２．
Ｊａｃｏｂ　Ｍａｇｉｄ，“Ａｆｔｅｒ　Ｔｅｎｓｅ　Ｐｈｏｎｅ　Ｃａｌｌ　ｗｉｔｈ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Ｂｉｄｅｎ　Ｓａｙｓ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ｓ　Ｄｏ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Ｈｅ　Ａｓｋ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Ａｐｒｉｌ　５，２０２４．《新华社快讯：以色列媒体称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撤出几乎所有地面部
队》，新华网，２０２４年４月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２４０４０７／ｄｅ９６９７１７３９ａ９４５ｄ８ａｅ５３９ａ８ｄ４２９０ｂｄ３７／
ｃ．ｈｔｍｌ。

例如Ｉｖａｎ　Ｌｅ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Ｕ．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Ｗａｒ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ｍｉｄ　Ｃｒｉｓｉｓ”，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Ｍａｙ　４，２０２０；Ｔｏｖａｈ　Ｌａｚａｒｏｆｆ，“ＵＳ　ｔｏ　Ｗａｒｎ　Ｉｓｒａｅｌ：Ｃｈｉｎａ　Ｔｉｅｓ　ａ　Ｊｏｉ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３，２０２１．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Ｂｉｂｉ：Ｍｙ　Ｓｔｏｒｙ，Ｓｉｍｏｎ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２０２２，ｐ．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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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影响甚至干预以色列的外交活动，（以色列）与中国等其他大国的合作越来越具
有挑战性”。① 可以预见，以务实型 “向东看”在竞争性大国之间 “走钢丝”的政
策思路及实践将愈发难以持续，而在此过程中以色列不仅将面临利益损失，其外
部环境特别是与相关各大国的关系也将遭遇挑战和不确定性。

五、巴以冲突与中东国家 “向东看”新态势

作为中东问题的核心，② 巴勒斯坦问题是影响地区国家对外政策选择的关键因
素。新一轮巴以冲突自爆发以来激烈程度超过以往，③ 次生风险蔓延外溢，引发地
区局势激荡升级，并迫使在中东 “战略收缩”的美国仓促之间再度大幅提高对中
东的关注和投入。这一系列事态使中东国家的对华关系与政策选择面临新的情况
和复杂影响。

（一）巴以冲突扰动中东格局多极化态势
新一轮巴以冲突引发中东局势动荡升温。一方面，重要域外大国和中东强国

明显加强了在中东的活动力度和资源投入，此前一度边缘化的巴勒斯坦问题也重
新回归视线焦点。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冲突爆发后，美国多次表态 “坚定与以色
列站在一边”，④ 紧急计划约１４０亿美元对以援助，而且一改在中东的 “战略收缩”

姿态，迅速将包括两支航母编队、一艘核潜艇在内的强力打击力量派往中东 “强
化震慑”。⑤ 中东强国纷纷展现出更鲜明的 “中东主人翁”精神，积极开展调停斡
旋、组团出访、多边协调合作等各式外交活动，力促停火止战。不止于此，沙特
在冲突爆发后暂停了由美国推动的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表明中东强国愈
发倾向并且能够把握地区事务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包括红海危机、黎巴嫩真主
党与以色列跨境交火、美军多处驻中东基地遇袭、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领事
馆等事件在内，中东其他地区也因本轮冲突而出现危机乃至战端，冲突的次生风
险已外溢蔓延。

尽管如此，本轮巴以冲突尚难以扭转中东格局的多极化态势。原因在于，一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ｒｄｙｎ　Ｈａｉｍｅ，“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ｓ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ｄ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ｅｅ　Ｒｅｄ．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Ｈｅ　Ｄｏ　Ｎｏｗ？”
Ｈａａｒｅｔｚ，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２０２３．

《王毅：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方站在和平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３年１０月
２３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ｊｂｚｈｄ／２０２３１０／ｔ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１１１６０７８７．ｓｈｔｍｌ。

本轮冲突自爆发以来，已造成以色列约１４００人死亡，巴勒斯坦超过３．３万人死亡、逾７．５万人受
伤。与历次巴以冲突相比，本轮冲突伤亡规模之大，仅次于第一次中东战争。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ｉｄ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０，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ｒｏｏｍ／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ｒｅｍａｒｋｓ／２０２３／１０／１０／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ｉｄｅｎ－ｏｎ－ｔｈｅ－ｔｅｒ
ｒｏｒｉｓｔ－ａｔｔａｃｋｓ－ｉｎ－ｉｓｒａｅｌ－２／．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Ｌｌｏｙｄ　Ｊ．Ａｕｓｔｉｎ　ＩＩＩ　ｏｎ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ｏｒｃｅ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５６４８７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ｌｌｏｙｄ－ｊ－ａｕｓｔｉｎ－ｉｉｉ－ｏｎ－ｓｔｅｐｓ－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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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域外大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有限，不足以改变地区力量平衡的
现状与走势。美国虽然再次大幅提高了对中东的关注与投入，但事实表明，美国
介入此次冲突旨在避免中东局势打乱其全球战略特别是 “印太”战略的布局及实
践，并非重新把中东作为战略焦点。目前，美国已撤走相当一部分冲突爆发后新
增至中东的威慑力量，① 而主要寻求以外交途径管控危机。俄罗斯无暇他顾，并已
抽调一部分原本部署在中东的军事力量用于特别军事行动。② 欧洲国家对中东的权
力政治考量已大幅让位于高企的能源诉求，并为此寻求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方力
量共同推动局势降温。③ 二则，中东强国在此前争夺地区领导权无果后，已纷纷将
战略重心转向推动国家发展和治理，并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其地区政
策短时期内难以重回进攻性轨道。④ 这样，尽管本轮巴以冲突导致中东局势动荡升
温，但域内外重要国家并非意在藉此重塑中东力量平衡，地区格局因而仍将延续
多极化态势。值得一提的是，在应对本轮冲突的过程中，中东强国、美国以及其
他域外大国呈现出介入冲突的积极性差异，以及影响力的消长变化，本身也正是
当前中东格局多极化态势的具象表征。

（二）巴以冲突强化中东国家 “向东看”的既有选择
巴以冲突本身的走势和结果，以及中国面对巴以冲突的立场和作为，都会影

响中东国家的 “向东看”选择。第一，如果巴以冲突发展导致中东地缘政治发生
重大变化，将会重塑中东国家的对外政策环境，使其重新思考大国政策。在这种
变化中，国际社会的共识和预期是巴以冲突彻底平息，巴勒斯坦问题获得最终解
决。但美国偏袒以色列、右翼力量主导以色列、巴勒斯坦内部缺乏团结、停火谈
判屡陷僵局等事实表明，本轮冲突停火止战或可预期，但根本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依然遥不可及。另一个潜在变化是美国回归 “卡特主义”甚至更进一步，以致中
东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对华关系与政策。⑤ 这与目前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美国已
经明确强调，“尽管正面临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种种全球性挑战，但战略重点
仍聚焦 ‘印太’”，表明其对中东的战略关注和资源投入有限。⑥ 由于难以形成
足够有效的激励和惩罚，美国将无法迫使中东国家改变对华政策。因此，本轮冲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ｈｍｅｄ　Ａｂｏｕｌｅｎｅｉｎ，“ＵＳ　Ｎａｖｙ　Ｅｎｄｉｎｇ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ｅｕｔｅｒ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
２０２４．

Ａｎｔｏｎ　Ｍａｒｄａｓｏｖ，“Ｋｅｅｐｉｎｇ　Ｕｐ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Ｗａｒ＇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２０２２．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会见欧盟中东和平进程特别代表库普曼斯》，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４年４月
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ｊｄｔ＿６７４８７９／ｓｊｘｗ＿６７４８８７／２０２４０４／ｔ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１１２７４０６８．ｓｈｔｍｌ。

王林聪：《大变局下中东地区新发展：特征、挑战及前景》，《当代世界》，２０２３年第１０期，第５２—
５６页。

“卡特主义”是由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于１９８０年提出的用以应对苏联在阿富汗扩张势力范围的
战略方针，其核心观点在于，美国将不惜使用武力捍卫其在海湾地区的国家利益。自此，这一方针成为美国
中东战略的逻辑基础。近年来，美国在中东致力于 “战略收缩”，被视为在中东战略上已逐渐摒弃 “卡特主
义”。

“Ｕ．Ｓ．Ｒｅｍａｉｎ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Ｏｔｈ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ａｙｓ”，Ｒｅｕｔｅｒ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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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平息后，大多数中东国家更有可能延续现行的大国政策。

第二，域外大国面对巴以冲突的立场和举动是中东国家大国政策的重要考量

因素。自本轮冲突以来，中国再次强调公道、全面落实 “两国方案”，并通过在中

东开展穿梭外交、在联合国奔走疾呼、对加沙提供人道援助等实际行动推动停火
止战，努力挽救生命。① 这样的立场和举措同国际社会的共识和期待相一致，也再

度彰显了中国维护中东和平稳定、促进地区长治久安的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了

绝大多数中东国家的赞赏。② 不过，本轮冲突仍在延宕这一事实，也折射出中东形
势的复杂性和中国中东影响力的客观有限性。在此背景下，中东国家更有可能延

续、强化而不是转变其既有的 “向东看”选择。对于采取战略型 “向东看”的国

家，中国在本轮冲突期间的立场行动广受国际社会认同，既是地区影响力上升的
具体表现，也有助于中东局势降温企稳，同这些国家的利益和诉求相契合。因此，

以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国欢迎并支持中国的外交努力为例，③ 采取战略型 “向东

看”的国家将继续践行其选择。中国的立场和行动同样也符合复合型 “向东看”

国家对本轮巴以冲突的是非认知和走势诉求，也再次折射出当前中东格局的多极

化态势，使这些国家更为清晰地感知到中国对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积极作用，更

具动力坚定其 “向东看”选择。正因如此，主要由复合型 “向东看”国家组成的

阿拉伯国家联盟同中国就本轮巴以冲突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的努力和立场表示
高度赞赏。④ 最后，本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华交往呈现出外交有龃龉但寻觅

经济合作依旧火热的鲜明反差，⑤ 这充分表明该国将继续严格依循务实型 “向东

看”的政策逻辑，以高度务实的态度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

（三）巴以冲突给中东国家对华关系带来多重影响
进一步看，面对本轮巴以冲突，中国一如既往秉持公平正义，积极推动停火

止战，将对中东国家对华关系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就冲突双方的对华关系而言，

中国的种种外交和人道援助举措为缓解加沙人道危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伸张和

实现合法权益、重振 “两国方案”政治前景提供了重要力量，巴勒斯坦对此深怀

感激，盛赞 “中国是在关键时刻愿意为巴勒斯坦倾其所有的真朋友”。⑥ 与此形成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外交部网
站，２０２４年３月７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ｚｈｄ／２０２４０３／ｔ２０２４０３０７＿１１２５５２２５．ｓｈｔｍｌ。

例如 Ｈａｙｌｅｙ　Ｗｏｎｇ，“Ｉｓｒａｅｌ－Ｇａｚａ　Ｗａｒ：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ｎｇ　Ｙｉ　Ｒｅｎｅｗｓ　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Ｃａｌｌ　ｉｎ　Ｔａｌｋ　ｗｉｔｈ　Ｉｒａｎ”，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２３；Ｄａｐｈｎｅ　Ｐｓａｌｅｄａｋｉｓ，“Ｒｕｓｓｉａ，Ｃｈｉｎａ　Ｖｅｔｏ　ＵＳ－Ｌｅｄ　ＵＮ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ａｚａ　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Ｒｅｕｔｅｒｓ，Ｍａｒｃｈ　２３，２０２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关于巴以冲突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４年
１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ｅｍｂ．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ｊｂｚｈｄ／２０２４０１／ｔ２０２４０１１５＿１１２２３６５９．ｓｈｔｍ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Ｉｓｒａｅｌｉ　Ｅｎｖｏｙ　Ｓｌａｍ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Ｈａｍａｓ　Ａｔｔａｃｋ　ａｍｉ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Ｌｅｔｄｏｗ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６，２０２３；Ｍａｎｄｙ　Ｚｕｏ，“Ｉｓｒａｅｌ　Ｗａｎ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Ｓａｙｓ，Ｅｖｅｎ　ａｓ　Ｇａｚ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Ｔｉｅｓ”，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２０２４．

Ｊｅｖａｎｓ　Ｎｙａｂｉａｇｅ，“Ｉｓｒａｅｌ－Ｇａｚａ　Ｗａｒ：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Ｅｎｖｏｙ　ｔｏ　ＵＮ　Ｔｈａｎｋｓ　Ｃｈｉｎａ，‘Ａ　Ｔｒｕｅ　Ｆｒｉｅｎｄ’，ｆｏｒ　Ｉｔ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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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对比，由于在本轮冲突中对第三国抱守 “支持不绝对即绝对不支持”的判定
标准并大肆乱贴 “反犹”标签，以色列数次抨击中国的立场和举措，在联合国大
会、国际法院等场合屡屡向中国发难，对华政治关系惊起波澜。① 不过，在经济领
域，以色列寻求增进对华交往合作的强烈意愿却并未受到影响。以色列经济与产
业部在华商业推广活动依旧十分活跃，该国驻华大使则直言，期待同中国加强务
实合作、扩大贸易规模。② 可见，本轮巴以冲突虽然导致以色列对华关系泛起涟
漪，但难以影响双边关系的基本发展态势。以色列近期已明确表态，愿同中方共
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发展。③

其次，由于中国同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对本轮冲突具有一致立场，并且就推动
停火止战和巴勒斯坦问题公正解决积极协调、共同努力，④ 这在整体上有助于大多
数中东国家继续巩固和深化对华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中
国是广大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好朋友、好兄弟，始终坚定维护这些国家的正当
权益。⑤ 但同时，中东国家此次呈现出的与中国的高度协调和一致性，被美国等视
为中国意欲填补所谓 “中东战略真空”的又一 “铁证”，并相应采取了包括宣传抹
黑、施压盟友等针对性反制措施。⑥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中东国家的对华交往和关系
增加了消极和不确定性因素。

结　　论

面对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区格局复杂重构，中东国家纷纷积极 “向东看”，
注重加强同中国的双边关系与交往合作。但是，由于中东国家对华交往的诉求和
自主性并非一致，其 “向东看”政策和实践在领域、途径和幅度上展现出诸多重
要差异，并因此而区分为战略型、复合型、务实型三种基本类型。差异化的 “向
东看”选择，折射出中东国家不同的对华战略认知和大国政策逻辑，在双边、地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Ｌａｚａｒ　Ｂｅｒｍａｎ，“Ｉｓｒａｅｌ　Ｓｌａｍｓ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ｕｒｔ　ｔｈａｔ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
２０２４．

《省领导会见以色列驻华大使》，福建省人民政府网站，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ｕｊｉａｎ．
ｇｏｖ．ｃｎ／ｘｗｄｔ／ｆｊｙｗ／２０２４０３／ｔ２０２４０３２６＿６４１９３８９．ｈｔｍ。

《外交部大使王克俭访问以色列》，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４年３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ｒｕｓｓｉａｅｍｂａｓｓｙ．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ｃｎ／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ｚｚｊｇ＿６７３１８３／ｘｙｂｆｓ＿６７３３２７／ｘｗｌｂ＿６７３３２９／２０２４０３／ｔ２０２４０３１５＿１１２６１１０１．ｓｈｔｍｌ。

例如，截至目前，在安理会５次围绕本轮巴以冲突的决议草案投票中，中东地区先后担任非常任理
事国的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都做出了与中国相同的投票选择。在联大２次关于本轮巴以冲突的紧急特别会议
中，除以色列外的绝大多数中东国家也都与中国就相关决议草案保持一致态度。相关投票记录可见 “以色列
—加沙危机”，联合国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ｚｈ／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ｃｃｕｐｉｅｄ－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ａｎｄ－ｉｓｒａｅｌ。

《王毅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会谈》，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０日，ｈｔｔｐ：／／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ｅｍｂ．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ｚｈｄ／２０２３１１／ｔ２０２３１１２０＿１１１８３４０２．ｓｈｔｍｌ。

参见Ｓｅｒｃａｎ　Ｃａｌｉｓｋ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３；Ａｍｙ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Ｂｉｄｅｎ＇ｓ　Ｇｒａｎ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　ｔｏ　Ｒｅ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３，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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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乃至国际层面产生多样化的重要影响，务须仔细辨析研判。

长期以来，通过把非西方世界限定在被建构出的单一、片面的文明单元和国
家身份之中，进而刻意塑造为西方文明的 “他者”，具有高度排他性的西方文明中
心论叙事得以形成逻辑闭环。时移世易，这番叙事操作愈发偏离事实，特别是完
全遮蔽了非西方大国客观上所具有的多元化的国家身份。而由此得出的所谓 “非
西方大国是意在破坏现存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等论断，本质上是西方文明
中心论为策应其大国战略竞争所设置的 “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此，对于非西方大
国而言，强调国家身份的多元属性而拒绝被限定于单一属性，不仅关乎破除西方
文明中心论所带来的话语陷阱和叙事困境，更是增进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必然要
求。由此看来，本文关于中东国家差异化 “向东看”的研究进路和解析框架，或
有助于深入剖析大国战略竞争中广大第三方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多

元认知与政策逻辑，为进一步强化中国外交的实践效能提供助益。

中国是中东国家的战略伙伴，将始终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稳定的促进
者、中东发展的贡献者。① 为此，准确把握中东国家彰显共性又富含差异的对华
政策选择，具体剖析中东国家 “向东看”的内容侧重、实践特点与政策逻辑，

跟踪研判其发展变化和重要影响，将有助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交往更具针对性，

从而进一步强化中国中东外交的实践效能，提升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感召力塑
造力。

（责任编辑：李　丹）

９７

① 《王毅：始终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稳定的促进者、中东发展的贡献者》，中国政府网，２０２０年
１月９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２０２０－０１／０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６７８０２．ｈｔｍ。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ｆｒｏｍ　ｓｅａ　ｔｏ　ｌａｎｄ”

ｔｏ“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ｓｅ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ｈｉｆ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ｈａ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ｓｅ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ｉｔｓ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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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ｅ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ａｌｌｉｅｓ，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ｓｅ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ａｐｏｓ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ｏｒ
ｃｏｎｑｕ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ｓｅ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ｅ　Ｕ．Ｓ．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　ｉｔ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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